
第二十四章 尼古拉 ·克列斯廷斯基 

  同布哈林一块被押上被告席的，还有一位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——尼古拉·尼古拉也维奇·克列斯廷斯基。在苏

维埃政权初期那最艰苦的年月里，他作为 中央书记，帮助列宁解决了许多国家大事。列宁在世时，克列斯廷斯基任财政人

民委员，但在国外，他首先是以一个颇有才干的外交家出名的。他曾作为苏联特命全 权大使，在德国住了十年，后来回国

担任外交部的副人民委员，成了马克西姆·李维诺夫的助手。  

  克列斯廷斯基虽然属于最杰出、最坚强和久经考验的老一代革命家，但从气质上看，仍不失为典型的，心地善良的知

识分子。他身居国家要职，却没变 成一个自负的官僚。对待下级，哪怕是最普通的职员，他都非常诚恳，坦率，和蔼，好

象对方同样是克里姆林宫中的重要官员。他最喜欢谦虚诚实之人，容不得两面 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。因此，他对残忍的

和爱搞阴谋诡计的斯大林毫无好感。有一次，他对几个好朋友说：“我仇恨那个丑恶的家伙和他那双黄眼睛。”当然，这 

件事发生在说这种话还不会有杀身之祸的那个时期。  

  一九三六年，斯大林决心向列宁的战友们“算总账”，克列斯廷斯基自然也就成了牺牲品之一。其实，克列斯廷斯基

早在二十五年之前就认识了斯大 林，他们还一块在彼得堡从事过地下工作，但这段历史也没能使他免遭毒手，相反还加速

了他的死亡：我们已经知道，斯大林最容不得那些对其历史了解甚多的人。 这些人会联系他近年来的罪恶行径，相应地指

出他的履历中，那些在过去大概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疑点。  

  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的魔爪放过了克列斯廷斯基，他暂时还安然无恙。但是，那些被枪毙的人几乎全是他的知心朋

友，这不能不使他猜到自己的前途如 何。他暗存的唯一希望是，作为外交部副人民委员，他同欧洲各国许多著名领导人建

有私交，而对这些领导人，连斯大林也得敬畏三分。显然，他指望斯大林会因此 而打消“清洗”他的念头，同时也希望这

场血腥的镇压浪潮会更快低落下去……  

  然而，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，他的这些希望全部破灭了。这一天，他被免去外交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，调任俄罗

斯联邦司法部副人民委员。这一贬职意味着什么，谁都不难猜到。  

  被斯大林镇压的人，大多数是在不变换职务的情况下被投入内务部监狱的。但有时为了不使某个人的被捕太惹人注

意，斯大林也会暂时给这个人换一个 低一点的职务，即所谓“过渡”一下。例如，内务部头子亚果达就是先从内务部调到

邮电部，然后才被推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的。又如，十月革命中最著名 的功臣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（即电影《列

宁在一十月》中率队冲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的“卫队长”的原型——译者注），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从西班牙召回国，先

调 任一个闲职——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，紧接着就失踪了。现在，又一个将被处死的人——克列斯廷斯基，又成了俄

罗斯联邦司法部的副人民委员。  

  克列斯廷斯基担任新职后，并没马上被捕。斯大林有意让他在这种“不死不活的状态中”过了两个多月。显然，斯大

林的主意是让克列斯廷斯基在极度 的惊恐中一天一天地，一小时一小时地去等待被捕，从而导致精神崩溃，失去对刑讯逼

供的反抗力。确实，被斯大林关进“捕鼠器”中的克列斯廷斯基，尝尽了临死 前那种无休无止地拼命挣扎的滋味……  

  再说，克列斯廷斯基还得为妻子和独生女儿的命运担心。他女儿名叫娜塔莎，已满十五岁，因此，斯大林于一九三五

年四月七日颁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 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，对她是有效的。我从这个姑娘才五岁起就认识她了，所以，父母



对她的宠爱，我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娜塔莎在很多方面酷似父亲，不仅继承了父 亲的外貌和高度近视，而且还继承了父亲那

活跃的思想和惊人的记忆。  

  克列斯廷斯基是五月底被捕的。既然在前两次审判闹剧中已有那些多党的高级干部争相抵毁自己，他也就用不着担心

自己的假口供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 的威望了。他过去无比珍视的一切，早被斯大林及其帮凶扔进污泥浊水之中，遭到了肆

意践踏，早就浸透了他的亲密战友的鲜血。克列斯廷斯基不敢奢望保住妻子的 生命，但他知道，如果他同意付出斯大林的

要求的代价，救下女儿还是有把握的。  

  克列斯廷斯基当过司法干部，所以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斯大林的刑讯逼供和审判意味着什么。早在被捕之前，他就告

诫自己：反抗是没有用的；既然落入了内务部之于，就应该马上同那里的头头妥协。的确，六月还没过去，他就已经在第

一份“交待”上签了字。  

  但是，到了法庭上，他却干出了一件令全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事情。当然，对于这场审判闹剧的导演来讲，这件事并不

算意外。  

  在开庭的第一天，当审判长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认罪的时减后者断然否认道：  

  “我不承认自己有罪。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。我从未参加过‘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’，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

的存在。指控我的罪名都是强加的，我一个也没犯过。我尤其不承认自己犯过勾结德国谍报机关的罪行。”  

  在先后共三次莫斯科审判期间，被告人胆敢当庭申明自己无罪，而且想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，这是第一次，当然，

也是最后一次。  

  克列斯廷斯基的无罪声明，引得人们议论纷纷。那些一直在关注这场审判的人，都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，看克列斯廷

斯基能否将自己同法庭的决斗坚持到底并显得最后胜利。  

  第二天，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，克列斯廷斯基又同其它被告人一道，被押进了审判大厅。在上午的审理中，他没说一

句话，检察长也没向他提任何问题。晚上开庭时，他才站起来，向法庭说了这么一席话：  

  “昨天，由于被押上被告席和听人宣读起诉书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，加之我病魔缠身，突然被一种虚伪的耻辱心的强

烈感情所支配，我无力说真话，不敢承认自己有罪。所以，我本来应该说：‘是的，我有罪’，可我却机械地冲口而

出：‘不，我没有罪’。”  

  国外那些密切关注着这场审判的人，在看过报纸上的报导之后，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：从三月二日到三月三日这一夜

之间，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？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怕的刑讯逼供。  

  然而，事实上，克列斯廷斯基突然改变自己的立场，并不是由于内务部的人对他采取了什么刑讯手段，他们根本就用

不着这样干。克列斯廷斯基这种先 翻供后又认罪的行为，说穿了，还是斯大林炮制的这场审判闹剧中的一幕假戏。在前两

次莫斯科审判中，全部被告人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，他们不仅不为自己 寻找减轻情节，反而争先恐后地承担被指控

的主要罪名，这种反常现象，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，对此，斯大林也意识到了。  

  斯大林心里明白，外国批评家们抓住了他精心策划的审判闹剧的薄弱环节，也难怪；被告们在表演规定角色时太卖力

了，演过了头。现在。斯大林决心 要让世界看一看，并非每一个被告人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。他选择了克列斯廷

斯基作为这种“有头脑的”被告人，因为后者在内务部受审时，最愿意与侦讯 人员合作。再说，克列斯廷斯基过去当过司



法人员，最善于领会和实现检察长发出的鼓励性暗示，在最适当的时刻进入角色。  

  众所周知，第三次审判跟前两次一样，首要被告还是托洛茨基，尽管他正在远离审判大厅几千公里的外国。正是为了

托洛茨基，斯大林才再次启动了功 率强大的造谣机器。在受审中，每个被告人都清楚地感觉到了斯大林对远在天边的托洛

茨基的刻骨仇恨和要实施报复的强烈欲望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仇恨，只有他 多年来对后者那惊人才华和革命殊勋的忌妒

才能相比。  

  斯大林深知造谣污蔑是一剂烈性毒药，必须严格认真地控制其使用量。刚开始，他只是控告托洛茨基犯了“对农民估

计不足”和“不太相信工人阶级的 力量”的过错（这多少还有点儿道理）。接着，托洛茨基被指控策划恐怖活动。在第二

次莫斯科审判中，托洛茨基的罪名又上升为充当法西斯德国的间谍。现在，将 把列宁的最后一批战友送上断头台的第三次

审判又要开庭了，必须赶紧发出最新指示，再给托洛茨基戴上一顶“帽子”。诚然，要找一顶比“德国统帅部的间谍和奸 

细”更加可怕的“帽子”是不那么容易的，但常言说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果然，斯大林又找到了新的罪名，并要通过

克列斯廷斯基的嘴巴公布于世。斯大林答应 克列斯廷斯基，只要他同意“合作”，就免他一死。按照过去的说法，托洛茨

基是从一九三五年卖身投靠法西斯德国的，而现在，克列斯廷斯基奉命在法庭上宣布： 他本人和托洛茨基一块成为德国统

帅部间谍的时间，是一九二一年！  

  斯大林只顾延长托洛茨基充当外国间谍的“工龄”，却没想到，这样一来反而毁掉了自己精心抱制的所谓“托洛茨基

为德国人效劳”的整个神话赖以存 在的基本前提。这个前提就是他为对付外国舆论而提出的这样一个肯定：托洛茨基和其

它反对派领袖之所以要染指如此卑鄙的罪行，主要是想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。  

  然而，一九二一年的时候，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要为夺回权力而斗争的可能性，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人试图夺他的

权。那个时期的托洛茨基，正处于荣誉和权 力的顶峰。他被公认为十月革命的传奇式英雄和红军的统帅，而且，这支军队

刚刚才在十几条战线上粉碎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全部敌人。当时的托洛茨基凭什么要去充 当德国间谍？难道，是为了刺探自

己手中的情报吗？或者，是为了瓦解他亲手创立打在他指挥下正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红军吗？  

  克列斯廷斯基不折不扣地讲出了斯大林要讲的一切，但是斯大林却一如既往，并没履行自己的诺言。克列斯廷斯基还

是被枪毙了，他的妻子，某儿童医院的院长兼医生，也被逮捕了，而且我想，她也不会逃脱被处死的厄运。至于他的女儿

娜塔莎，其命运我就不清楚了。 


